
陷人于不义
孙香我

! ! ! !某电视台有一个新节目!名曰"直面

人心#!就是用暗拍的方法!测试市民的

种种"人心$% 有一段是在马路上丢一个

装有几千元的皮夹! 四周架了几个隐蔽

摄像机!暗拍路人捡到皮夹后的反应%有

人捡到皮夹就放进自己包里要离开!这

时躲在附近的记者就

出现了! 当场拦下路

人揭穿其拾金而昧的

不光彩行为%

先前听说过有

"钓鱼$执法的!电视台这个节目大概可

以叫"钓鱼$拍摄罢% 这样的节目播出来

一定很刺激很好看的!电视台为了收视

率!真正要算是费尽心机了% 但我不想

看这个节目!不敢看!不

忍看% 人不是神!人性不

够完美!不够坚强!常常

是经不起诱惑的% 大众

也不可能个个都是道德

模范!往往有道德弱点!有一念之差% 设

下道德陷井!陷人于不义!并在电视上

示众!在我看来!近于残忍%

电视台有没有 "直面$ 一下自己的

"人心$呢& 说句得罪的话!这样的居心!

怕有点阴险!刻薄!乃至卑鄙% 再说一句

不大中听的话!谁的'人

心$ 怕都经不起拿到媒

体上给公众"直面$的!

包括你我! 包括世上的

正人君子们%

或许电视台做这个节目!是希望拍

到的全是路人的拾金不昧!以展示我们

个个是好人吧& 若存的是这一份心!那

我上面的话就很有点以 "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腹$了!真不好意思了% 果真如

此!即使节目不那么刺激好看!收视率

不那么高!这样的媒体也是值得我们观

众尊重的% 我倒情愿做一回这样的"小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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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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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一位女作家，在她的专栏文章结
集自序里说，她对这一个随笔专栏，做得
随性，不刻意，因为她另有一块小说的园
地，所以不慌，从容。
生活，有一块格外的园地，这样的感

觉，做事的心境，是好的，可以十分放松。
我想起曾经的同事，她在城里有一

份工作，在农村的婆家分给了她一块田。
她的周末总是起早搭夜在田园里忙碌。

我想象过她的那块田，在屋后的小河边，她热爱它
的每一寸泥土，在河边路边角角落落里都种了各种当
季菜蔬。春天里，田园里开满桃花、梨花、菜花各色花
儿。夏秋时，紫色的茄子，灯笼样的青椒，一个黄瓜棚，
一小片毛豆，一蓬蔓延的藤条上的冬瓜，还有高挑的甜
芦粟，而玉米她种了一茬又一茬。冬天来临，她只种下
一地青菜，是萧瑟时节里唯一盎然的生机。
她种的蔬菜瓜果都是自己吃的，也送人。春天的蚕

豆，夏天的桃子，秋天的玉米，冬天的青菜。种田是她喜
欢做的事。一年到头，她忙忙碌碌，田园里永远都是葱
葱郁郁又蓬蓬勃勃，一片丰实的景象。她会止不住地与
我说起某一季某一作物的收成，我几可感受到她心中
的欢喜。她的欢喜，是只要种下去，田野里就充满了生
机，从破土萌芽，到开花结果，到成熟采摘，都有欢欣。
她只要付出，就有收获。那是一种单纯的心情。因此她
虽然辛苦，但是付出得明白，也总有收
成带来的喜悦。
她也热爱单位里一份平凡的工作。

她那时专司一份驾驶的活。她是劳碌
的人，心性闲不住，对自己开的车子，爱
护有加，每天一到单位，从
后备箱里拿出高统雨鞋穿
上，用抹布把车子擦得明
镜般照人。空闲下来，人们
对她差来遣去，她乐颠颠
东奔西跑。她的身上有朴
实的热情和勤劳的干劲。
后来，因为车改她失

去了工作。我想她是热爱
田野的人，也是热爱劳作
的人。从此，她可以有充沛
的时间在田野里劳作了。
她可以不用那样辛苦，忙
了上班忙田园，忙了白天
忙夜晚，遇雨雪逢干旱，还
牵挂着那庄稼。她可以专
守着那一方自己屋后的田
园，过一种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生活了。

一年后，我遇见她，
惊讶她既黑且瘦，神情里
是掩饰不住的疲倦。她说
怀念曾经的时光，那时她有一份工作的踏实，另有一
份播种收获的喜悦，人生忙得有滋有味。

原来先前，那一块园地在她眼里是格外的，无关
生计，因此或闲或种，随性随喜。后来，它成了她唯一
的去处。她指望着它有好的收成。不知不觉心境起了
变化。园地还是这块园地，庄稼还是那些庄稼，她也
照旧起早搭夜忙碌，却不再有喜悦。
曾经她那样迷恋泥土的气息。而现在，当她独自在

田园里，周遭忽然沉寂下来，这简单的劳作变得单调而
乏味。她虽身处田野之中，却感觉置身于世界之外。
她在回归田园之时遗失了心中的园地。

说到底，园地是安顿
自己的一个所在。一个有
园地的人，会比较快乐平
和。那好比是一个后花
园，即便眼前是紧迫的，
想起它，会使内心放松下
来；即便生活是平淡的，
沉浸其中，也会感受到因
它而来的充实。

不再故地重游
郭宗忠

! ! ! !记得多年前读过一位
英国作家的散文《故地重
游》。物是人非，触景生情，
生发出了一些思念和美
好。历历在目的往事有了
旧景物的依托，作者也似
乎回到了从前，有了深深
的感触，让人回味无穷。
后来，我也想故地重

游，想再回到年轻时
的海边，找回那些年
轻的岁月和情怀。可
惜，当我十几年后再
回去，那些曾经漫步
的沙滩成了游乐场，那些
海滨被拥挤的高楼大厦逼
仄进了大海的涛声里。面
对这片似是而非的海滨，
海水好像一下子冲淡了我
的日思夜想的美好回忆。
最让我痛心的一次是

十二年后回到大学的母
校。没想到，一切都陌生
了！我读书的白桦林没有
了，红砖垒砌的回字形教
学楼也没有了；校长门口
那棵秋天火红的黄栌没有
了，连那座古色古香的俄
式楼房也没有了……这座
城市为了开辟所谓的中轴
线路，中轴路一下从偌大

的这座大学中间贯穿过
去，校园一分为二，一切都
不再是从前的样子，我的
林荫小道，我的操场和图
书馆，一切的一切美好记
忆，都像被一场噩梦劫走
了一般不再回来……

从此我发誓，不再故
地重游。以至于去年七月，

母校和同学们召集我们毕
业 !"年聚会，我非常坚决
地拒绝了。我还要去抹掉
剩下的一点美好记忆吗？
也许再一次回去时，连那
些街道的名字也已
经改掉了，包括那条
通往南湖的桥，是否
又在不停的改造中，
让城市自己也失忆了？
不但是远处，就是我

居住的地方，九十年代初
在这里读书时，出门就是
白颐路，是从白石桥到颐
和园的非常著名的一条道
路，路两边是高大的大杨
树，把整个路面和人行道

遮掩住，遮风避雨挡住了
夏天的毒太阳。那时，我们
从魏公村骑自行车去北
大、清华听课，或者圆明
园、颐和园游玩，都是在树
荫的呵护里，看看周边的
古色古香的老建筑，胡同，
对帝都有着深深的敬意。
然而，不到半年时间，
伐木声，推土机声，就
将整条路笼罩在乌烟
瘴气里。树木没有了，
林荫道也没有了，一
切变得空空荡荡。似

乎感到，这些地方，你只要
一周不去，再去时，你就不
知道是在哪里了。
我不是那种老旧的守

旧派，日新月异，飞速发展
也许是好的，可是
多少价值不可低估
的古迹都云消雾散
了。对于一个民族

的文化记忆是与它的古老
建筑，它的一草一木，它的
人文连在一起的。
我们以前各具特色的

民居和县城都有着自己独
特的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
民族的印记，现如今，无论
高铁开到哪里，去了哪座
城市，都是一样的面孔，一
样的让人索然无味。
我们又开始回去追逐

平遥古城，去丽江，去乔家
大院常家大院王家大院，
去兴城古城，去北京越来
越少的古老胡同，去抚摸
它的一块砖石，感受岁月
的沧桑，去找回我们身边
丢失的最珍贵的东西……
然而，已经有多少无法挽
回的损失！
留住那些仅存的历史

遗迹吧，给它们让让路，也
许就是为一个民族留下了
一条永恒之路。

跑者振勇
庞立群

! ! ! !振勇来公司应聘时，我是怎么也没
办法将他与现在的马拉松运动爱好者联
系起来的。
振勇是内蒙古人，四十出头年纪，但

身形、个头却与一般想象的北方人相距
甚远，中等身材，体型精瘦，加之其常年
在南方工作，从外形看更像个南方人。
或与从事法务工作，常需独立思考

有关，振勇入职之初给
人感觉不苟言笑，不抽
烟、不喝酒，同事间互动
较少，公司组织的团队
活动不是请假就是中途
悄悄隐退。工作态度多半是完成就好，工
作成果也是“做了”，与“做好”总差了一
截。一直独来独往，好似“独行侠”。

记忆中，有那么一次，“独行
侠”好像不再严谨，敞开了胸怀。
那次公司组织聚餐，不知出于什
么动机，振勇主动出击，频频与同
事举杯饮酒，拉都拉不住。这时大
伙才意识到，振勇毕竟还是北方汉子，实
则能饮酒且酒量不小。最后，振勇还是把
“认识的人喝成了不认识”，留了个烂醉
如泥的笑料。此之后，振勇又回到了“独
行侠”的状态，言谈举止还复谨小慎微并
滴酒不沾。
第一次听说振勇参加苏州金鸡湖半

程马拉松比赛，我还是挺惊讶的。即便有

了第一次，我依然以为振勇或只是心血
来潮的一时之喜。

后来振勇又参加了常熟尚湖半程马
拉松比赛。这时，我才知道，这家伙玩真的
了。这不，最近他又报名参加了杭州马拉
松比赛，不仅跑出了苏州，而且是全马。
也是从振勇口中，我了解到，他是受

同学影响，业余时间开始练习跑步，并爱
上了马拉松运动。你还
别以为马拉松运动想跑
就跑。参赛选手报名，还
得向组委会提交近期体
检报告。因报名者众多，

组委会还得通过抽签确认参赛资格。有
影响力的马拉松比赛，选手还得提供以
前的参赛成绩。

跑者的心态绝对是开朗而
且年轻的。

从“独行侠”到“跑者”，在我
的观察中，振勇的改变是明显
的。振勇精力更加充沛了，与同

事交流互动明显增多，工作业绩也有改
善；更加热衷体育运动，他会积极张罗与
组织每周一次的羽毛球运动；甚至还会
与女同事交流做菜、养鱼心得。
就马拉松运动而言，振勇或许还只

是个新人。不过，依我现在的判断，这个
跑者一定会继续跑下去。
振勇，真勇。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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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 涌
著书只为稻粱谋

（浙、辽地名各一）
昨日谜面：带头发个

言（职场称谓）
谜底：白领（注：白，

说；领，领先）

!牛博士对马妞说"

戴逸如 文并图

生意人生
! ! ! !冯小刚说()笑

是一天! 哭也是一

天%今天你没笑!你

就赔了% $ 宋丹丹

说("开心是一辈

子!生气也是一辈子%算算账!开心比生气多!你就赚

了% $都是鼓励人的好心话哦%是!生活百般滋味!人

生需要笑对!使人乐观开朗!好一番美意哦%

然而!你琢磨琢磨!不觉得有些异味吗&

真聪明*被你一下子抓到了)赔$字和)赚$字+这

两个字的确耐人寻味% 且掂掂"赔$,"赚$这两只脆

瓜!再顺藤摸下去!看看根在哪里+

笑,哭!开心,生气!本来不是在讲人生态度吗& 怎

么冷不丁扯到生意经上去了呢& 把笑,开心归结到赚

进!把哭,生气归结到赔出!把什么都当成了做生意!

连人生都成了一桩生意*唉!你不觉得有点那个吗&

是!是不像话+可是!作为商业广告语!好像又没

错!还很高明呢+把什么都当成做生意---这不正是

现如今很多人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吗&这两句话!在把

握人性上!在满足诉求上!可谓拿捏得恰到好处+嘿!

直指人心呐*

想
了
就
做

王
邦
德

! ! ! !前些年，社会上流传
着一句话：做熟不做生。可
近些年来，这句话倒过来
了———缺什么做什么。
朋友军，与我毕业同

时分在单位科室工
作，可一年未到，他
就停薪留职在家门
口做起了生意，贩
过鱼、开过餐馆、倒
过服装，然而每次
都因生意不好而歇
业。后来，他因一个
偶然的机会去了外
地，发现那儿建筑
工地炒得很火，于是电告
家里发了几车黄沙和水
泥。谁知一发而不可收，如
今他在那里已有了自己的
像样的公司。

细细想来，军确实也
真不凡，他的不凡之处在
于：他这样想了，也就这样
做了。

在这个市场化的社
会，太熟悉或太了
解，有时不一定是
优势。倦怠和疲惫、
迟钝和漠然往往都
产生于熟识和了解
之中。陌生则正好
相反，它蕴含着新
奇和刺激，灵感和
商机，这种新奇和
刺激、灵感和商机

有时会激发人的热情，开
阔人的视野，往往会撞上
成功的机遇。
军的故事，恰好证实

了这些。

怀念!咬定青山"

沈宝良

! ! ! ! 草婴先生谢世的消息传
来，我不胜悲痛，一幕幕难忘的
画面次第浮现。

初识草婴是在 #$%% 年的
春天。草婴因在干校劳动时过
度疲劳累得胃出血，胃切除了
四分之三。后又因肩扛沉重的
水泥包，脊椎受伤病变。他拜在
杨式太极拳名家武贵卿先生门
下，练拳强身。凑巧，那段时间
我也在武先生处学拳。那时他
"&岁，我 '%岁。我们天天在原
新华社上海分社门前（即现今
的波特曼大酒店）南京西路边
上一段特别宽阔的绿化带上练
拳。我发现草婴学得特别认真，
经常提问，拳架也练得很到家。
我尊敬他那种非把拳术学到手
不可的认真精神。

后来，我曾多次登门拜访

草婴师兄。经过细谈，我惊讶地
发现，这位大名鼎鼎的翻译家
竟然没有上过外语大学。所有
的俄语能力，基本靠自学而成。
从 #"岁起，他利用课余时间，
跟淮海路上一位俄侨教师学习
俄语。每星期老师面授 #小时，
其余时间都靠自学，连续 '

年，读完了 ' 册《俄语津
樑》。此后不久，当时的中共
地下党员姜椿芳（解放后的
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负责
人）来找年仅 #(岁的草婴，告
诉他有大量的塔斯社电报稿、
苏德战争的通讯稿要翻译。在
姜椿芳的鼓励下，他开始了翻
译，遇到问题再问人。他边学边
译，边译边学，经常给《时代》杂
志翻译苏德战争的新闻报道。

草婴对我回忆这几年的译

稿生活时，深有体会地说，学外
语，不通过实践是学不好的。在
能够熟练翻译后，他仍处处抓
住实践机会。解放初，苏联派出
纪念法捷耶夫、莱蒙托夫的代
表团访沪，缺少翻译，他总是自
告奋勇，上台当译员。

不过，我还是有点奇怪，他
何以只通过 '年自学就熟练掌
握了一门外语，问他有何诀窍。
他认真地说，自学特别强调老
实、踏实，最忌急于求成。他打
了个比方：学外语就要像吃饭。
饭是要天天吃的，偶尔感冒了，
一两顿饭不吃也可以。但身体

一复原，总是要吃饭。学外语一
定要天天摸，像我们练拳一样，
每天拳不离手。如果有急事，一
两天不摸它，也可以，但一恢复
常态就一定要不断摸它。

夏秋之交，我又去拜访他。
他笑嘻嘻地问我：“你知道我为
什么这样努力练拳吗？”我
答道：“当然是要练好身
体。”他又问：“练好
身体为什么？”我一
时语塞。他郑重其事

地说：“我要让自己精神
十足地干一件大事。”“什
么大事？”我不解。他说，要把托
尔斯泰的全部小说都译成中
文。我吃了一惊：“这可是个大
工程，你估计译成中文有多少
字？要多少时间？”他略经沉思，
说：“大概总要 &)) 多万字吧！

我每天译 #)))字，每年能译 ')

来万字，加上修改润色、排版后
的校对等，再扣除杂事干扰、病
痛影响而暂停等，估计 #)年至
少能译 !))多万字，有 !)年时
间能完工了。”他巨大的决心、持
久工作的恒心，令我惊佩万分。
上世纪 $)年代中期，我曾

与他通电话，问起他的大工程进
展如何了。他回答说：“快
了！正在收尾了。”果然，
$)年代末期，传来《托尔
斯泰小说集》#! 卷本全
部正式出版的喜讯。草婴

成了以一己之力，翻译托尔斯
泰全部小说的世界第一人。
我敬仰草婴，特别难忘他

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
神。这在浮躁的当下，尤其值
得提倡！


